
⼗十字架之戰：為什麼溫州盛產教堂「釘⼦子⼾戶」？

8⽉月16⽇日晚，近百名基督教牧師、傳道⼈人和教會⾧長⽼老聚集在⼀一個村莊教堂
的⼩小集會室裏，他們都是來⾃自浙江省溫州市平陽縣各牧區抗拆⼗〸十字架的⾻骨
幹。平⽇日在講壇上滔滔不絕的他們，今天靜靜地坐在講壇下，聽同為基督
徒的北京新橋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凱的講座。

講座開始前，⼀一位牧師帶領眾⼈人祈禱上帝通過張凱將法律知識傳授給他們，
幫助他們守護⼗〸十字架。⽽而張凱開講的第⼀一句話就說：「今天我站在這裏，
與其說是分享法律，不如說是分享策略和⽅方法。」

從去年開始，浙江省當局推進了數波拆除教堂⼗〸十字架的⾏行動，據浙江省基
督教協會統計，已被拆⼗〸十字架的教堂有1200餘座。

有「中國耶路撒冷」之稱的溫州，基督教的歷史有150年，基督徒⼈人數佔
總⼈人⼜⼝口約10%，為全國之最。在1950年代的政治運動中，這座城市曾多次
遭遇「消滅宗教」的打壓，但教會活動仍然⽣生⽣生不息。2014年⾄至今，拆除
⼗〸十字架的⾏行動在這裏遭遇了最為堅決的抵抗，其中又以平陽和蒼南兩座縣
城的抵抗最為激烈。除了「⾁肉⾝身守堂」的傳統招式，法律維權、輿論關注
等新元素也成了溫州基督徒守護⼗〸十字架的新武器。據教會⾧長⽼老鄭⼤大同估計，
抵抗⾄至今，溫州僅有15%-20%的教堂被拔下⼗〸十字架。

以法律⼿手段「反守為攻」 

「今天溫州⾯面臨這樣的逼迫，我相信有神更⼤大的旨意在裏⾯面，完成了這場
考試，溫州的教會才能承擔起帶領中國教會的使命，才能稱得上是中國的
耶路撒冷。」講座中的張凱不時踮起腳跟，聲⾳音⾼高了⼀一個⼋八度。

張凱從事宗教維權案件已有⼗〸十年，他⿎鼓勵溫州教會採取法律⼿手段「反守為
攻」：「如果像你們這樣⼀一個鎮有⼗〸十幾個教會、⼀一個村有三個教堂的地⽅方，
都抵抗不住⼀一個拆⼗〸十字架事件，那怎麼能指望那些⼤大⼭山裏的教會、那些⼀一
個城市只有⼀一個教堂的地⽅方能抵抗得住呢？」



張凱的演講結束後，組織活動的年輕傳道⼈人王尋助（化名）在⼤大螢幕上打
出了⾃自⼰己擬定的供討論問題：「如何使⼗〸十字架成為⼀一場運動」、「如何看
待/處理與『兩會』的關係」、「教會如何應對『五進五化』的侵⼊入」等
等。（注：基督教「兩會」即基督教協會和三⾃自愛國會，為政府下轄的管
理基督教的團體。「五進五化」即「宗教本地化」、「管理規範化」、「教
義適應化」等，為「基督教中國化」的具體政策簡稱。）

會場喧鬧成⼀一⽚片。各個牧區圍成⼀一圈商討策略，但他們都⾯面臨種種掣肘：
有的教會有多⼈人曾被拘留，仍處於監視居住或取保候審狀態；有的教會，
教堂在法律意義上確實沒有完備的⼿手續；有的教會中企業家較多，政府以
⼲干擾廠房相脅，他們想退下抗爭⽕火線；有的教會已經守堂逾⼀一整年，⾝身⼼心
俱疲……他們紛紛拉住張凱，要求出謀劃策。

討論和問答持續了近兩個⼩小時，許多教會成員對法律維權的作⽤用和⽅方法仍
不甚明瞭，但基本上都受到了積極抗爭的情緒感染。「對張凱律師的思路
我是很認同的，我們已經跟他簽了代理。」參加聚會的⾼高沙村聖愛堂的張
崇助牧師說，「有沒有⽤用就要看接下來的發展了，各種⽅方法都要試試，我
們現在也是看情況再決定下⼀一步怎麼做。」

執⾏行「反守為攻」思路最徹底的，⼤大概是溫州⿅鹿城區下嶺教堂。
2014年12⽉月2⽇日，下嶺教堂收到了最後通牒——⽴立刻騰空教堂，即將強制
拆除⼗〸十字架。此前官⽅方曾多次⼜⼝口頭明⽰示，拆了⼗〸十字架就能保住教堂。

「11點鐘接到公告，下午兩點鐘就看到張凱說來溫州了，」下嶺堂的傳道
⼈人陳宗義（化名）說，「我們晚上召集開會，⼤大家說已經到這個形勢了，
只能請律師商量商量看。」

張凱來了，聽完了下嶺堂的種種情況，他設計出⼀一整套維權⽅方案，向教會
全體⼯工作⼈人員作了解釋說明，也明⾔言整體執⾏行需要30萬到50萬元⼈人民幣費
⽤用。教會同意了他的⽅方案，說即使借錢也要維權。

⼀一周後，下嶺堂出現了11個律師，他們合作提起了四項訴訟——要求政府
賠償因企圖強拆⼗〸十字架損毀的教堂臺階；政府無故斷教堂⽔水電⾏行政違法；
對政府的拆除違建公告提起⾏行政訴訟；要求各政府部⾨門對拆除⾏行為進⾏行資
訊公開。



律師們的訴訟反擊引起了⿅鹿城區政府的震撼，政府隨即與下嶺堂展開了⾧長
達數周的談判，最後雙⽅方停滯在⼀一種默契狀態：你別追着告我，我也不去
拆你。相安無事已有半年。

下嶺堂的成功案例讓張凱在浙江⼀一戰成名，到2015年8⽉月中旬，已有近百
教會與他確定了委託代理關係。

8⽉月16⽇日的聚會散去，已是夜裏11點多，張凱在⾧長期定點駐紮的下嶺教
堂，坐在⾼高⾼高的台階上喝⼋八寶粥，守堂信徒們的鼾聲在他⾝身邊此起彼伏。
在溫州，教堂總是村鎮裏最⾼高⼤大堂皇的建築。這座村教堂有近50⽶米⾼高，旁
邊的副樓也有五層，這僅是⼀一個中型的教會，有七⼋八百登記信徒。
9天後的深夜，張凱在下嶺堂被⼗〸十多名警察翻牆帶⾛走，同時被帶⾛走的還有
約⼗〸十名與張凱有密切合作的神職⼈人員，其中包括上述的聖愛堂張崇助牧師，
到發稿時被帶⾛走的⼈人數仍在上升。

「我們既震驚但也在預料之中，既憤怒但也可憐那些無知之⼈人。」傳道⼈人
王尋助說：「我們隨時做好準備，該來的總會來的，隨時恭候！」

截⾄至發稿時，張凱的合夥⼈人楊興權律師已通過溫州市公安局確認，張凱以
涉嫌危害國家安全和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被實施「指定場所監視居住六
個⽉月」的強制措施，辦案部⾨門為溫州市公安局。
以法律⼿手段「反守為攻」的戰略，⾄至此遭遇重創。

「把他們偷⼗〸十字架的過程拍下來」 

8⽉月底的⼀一天上午，烈⽇日當空，數百信徒圍繞着平陽縣明裏（化名）教
堂，⼀一致地仰着頭，望向同⼀一個焦點——兩⽚片薄⽊木板垂直釘起，刷上紅
漆，正在被豎⽴立在這座鄉村⼩小教堂光禿禿的頂端——那就是他們第三次⽴立
起的新⼗〸十字架。

「⼗〸十字架/⼗〸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不知
道是誰的帶頭，信徒們⼀一同唱起了這⾸首名叫《⼗〸十字架》的讚美歌，⼀一遍又



⼀一遍。這⾸首偏居讚美歌本⼀一隅、過去很少被唱到的短歌，在最近⼀一年成了
各個抗拆教會每逢聚會必唱的歌。
明裏教堂五天前才剛剛重⽴立過⼗〸十字架，當晚就被偷偷拆除。教堂⾃自⼰己裝設
的監控設備也被⼀一併拆除帶⾛走，拒絕歸還。

這座教堂是所在牧區幾乎最⼩小的教堂，此次參加重⽴立儀式的信徒並⾮非都來
⾃自本堂，⽽而多是由牧區的其他教會組織前來。就在前⼀一天晚上，該牧區的
⼗〸十幾名各教會⾻骨幹聚在⼀一起，商議這次重⽴立儀式：包⾞車接送、時間流程、
詩班獻詩、講道內容、拍攝後勤……他們還吸取上次的教訓，準備安排信
徒守堂：不是為了保⼗〸十字架，⽽而是為了保監控設備。

「⼗〸十字架拆了就再重⽴立，但要把他們偷⼗〸十字架的過程拍下來，拿去告他
們。」明裏教會的⾧長⽼老說。

討論完明裏教堂的重⽴立儀式，牧區⾻骨幹們開始交流各教堂的抗拆進展：他
們⼀一同提起的⾏行政復議，有的被接收有的被退回；監控設備要買什麼清晰
度，裝在哪裏才不容易被拆⾛走；某個教堂的樓披滿了抗議條幅，反⽽而獲得
周邊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各教堂是否守堂，守堂的氣氛和⼈人⼒力如何；⼈人⼒力
不⾜足時要⽀支帳篷，讓當局難辨虛實；通往⼗〸十字架的樓道⾨門焊死，準備好遇
到強拆時要怎樣敲鑼；遇到政府的探⼦子怎麼應對……

這些教會在去年都還不願意接受採訪，⽽而如今開策略會議都不避諱記者在
場。這個牧區的多數教會都與張凱簽訂了委託代理協議。「這裏的抗爭需
要外界的關注和⽀支持。」⼀一名牧區⾧長⽼老說。

8⽉月中旬，⼀一封《重⽴立⼗〸十架倡議書》在浙江基督教群體裏廣泛流傳，信中
倡議：「浙江天主教會、基督教會都必須迅速、⾼高效地重⽴立⼗〸十字架。秉持
溫和、⾮非暴⼒力、不合作的原則，為了神聖的信仰，實施這⼀一⾏行動……從即
⽇日起，⾄至2015年9⽉月14⽇日（『聖⼗〸十架⽇日』）⽌止，完成重⽴立⼗〸十字架⼯工作。」
對教會來說，「重⽴立⼗〸十字架」從宗教性和⾏行動⽅方式上都是可以接受的。據
信徒估計，平陽縣⽬目前約有四分之⼀一被拆除⼗〸十字架的教堂都完成了「重
⽴立」，其中有數個教堂重⽴立了多次。多個教會⾻骨幹都認為，溫州教會的抗
爭將進⼊入「重⽴立階段」。



「釘⼦子⼾戶」教堂的聯動攻防戰 

平陽縣的各教會之間的密切聯動，並不是無中⽣生有的，多種抗拆⼿手段的熟
練使⽤用和不斷完善，也不是⼀一⽇日之功。這樣的演練，已經進⾏行了⼀一年多。
主要的演練場，是七座位處S230省道和G104國道沿線的教堂。

去年4⽉月，平陽縣約有40座教堂接到了拆除違建的通知，⼀一些教堂的⼗〸十字
架被陸續成功拆除，也有⼀一些教堂堅決抵抗，成了「釘⼦子⼾戶」，他們包括
：顯橋堂、曾⼭山堂、救恩堂、桃源堂、上周堂、光明堂和垂楊堂。

這七座「釘⼦子⼾戶」教堂動員和吸引了所在牧區、周邊牧區甚⾄至鄰縣蒼南的
信徒，⽇日夜守護⼗〸十字架。蒼南縣牧師朱誇義（化名）回憶，當時牧區裏每
天會安排哪幾個教會要出⼈人去守哪⼀一個教堂，並有中巴⾞車接送。當時的聯
動雖較為鬆散，亦基本保證了每座教堂每天⾄至少有近百⼈人守護。

然⽽而政府⽅方⾯面也迅速出⼿手遏制這種互助網路。多名⾻骨幹都表⽰示他們教會的
信徒曾受到過基層官員壓⼒力和威脅，要求不要參與守護。許多信徒，尤其
是⼩小⼯工廠主、⼩小商⼈人和公務員背景的信徒，因此退出了聯動守護。與此同
時，政府的拆除⾏行動⼀一次次變得更⼤大規模、更出⼈人意料、部署更嚴密，七
教堂中的六個，在這樣⼀一次次的攻防戰中陸續「失守」。

顯橋堂是這六個教堂中最後⼀一個失守的。

2014年10⽉月10⽇日下午3、4點鐘，正是交班時間，教堂裏僅有三四⼗〸十名守護
信徒，警察從顯橋堂背靠的⼭山丘繞進教堂，迅速將信徒們控制在教堂⾨門外，
動⽤用消防雲梯拆除了教堂頂端的⼗〸十字架。根據事後信徒拾獲的政府⽅方⾯面的
現場布控圖，拆除⾏行動由鎮政府⼀一、⼆二把⼿手直接領導，分為七個⼤大組共22
個⼩小組，布控在教堂周邊10餘個不同地點，不計拆除⼯工⼈人和交通管制⼈人
員，共動⽤用官員、警察⾄至少400餘⼈人。

顯橋堂之後，曾⼭山堂成了七教堂中僅存下⼗〸十字架的⼀一個。

「顯橋堂是10⽉月10號被拆掉的，10⽉月11⽇日我們就叫了平陽全縣教會，凡是
有參與守⼗〸十字架的，我們都叫他們派代表來開會，我們把我們的危險向他



們說明。」曾⼭山堂⾧長⽼老⽅方守愛（化名）說，當時曾⼭山守堂已逾百天，本堂
信徒的精⼒力已難以為繼。

這次全縣抗拆代表的⼤大會達成共識：他們要傾全縣之⼒力守護曾⼭山⼀一堂。平
陽七牧區分⼯工⼀一週七天守護教堂，輪到哪個牧區守護的⽇日⼦子，該牧區⾃自⾏行
負責集合、接送、分⼯工、現場管理、安排聚會和講道。曾⼭山本牧區的信徒
則可以回家修養。此⽅方案從2014年10⽉月12⽇日⼀一直運作到2015年2⽉月16⽇日（⼤大
年⼆二⼗〸十⼋八），幾乎每天都有千⼈人在曾⼭山守堂。

這樣的流轉分⼯工，使得各個牧區的抗拆信徒和⾻骨幹都在曾⼭山堂受到了「系
統的」抗拆訓練，⽤用⽅方守愛的話是，「經歷了神的統戰」。

在曾⼭山堂，幾乎可以看到所有歷次攻防戰中積累出來的抗爭⼿手法：⼤大⾨門外
堆滿巨⽯石，⾞車輛不得靠近；⼤大鐵⾨門⽤用⿊黑布蒙住，謹防偷窺；鐵⾨門後⾯面建了
兩個活動板房，青壯年值班⼈人員就睡在裏⾯面；整個教堂的圍牆都⽤用鋸⿒齒鐵
絲網加⾼高，以免翻牆；教堂各個⾓角度都安裝了攝像頭，及時發現⾵風吹草動
；⾼高⾳音喇叭被安裝起來，緊急時呼叫增援；通往⼗〸十字架的⼤大⾨門被道道鎖死，
危急時刻還有特別組將⽤用⾁肉⾝身擋在⼗〸十字架前；教堂配備200⽀支強光電筒，
強拆⼈人員深夜來襲時就⼀一起照射他們的眼睛；還有數個巡視⼩小分隊，反向
監視各個相關政府機關的活躍程度……

曾⼭山堂的⼗〸十字架就這樣被孤零零地守住了。

到了今年6⽉月，拆除⼗〸十字架⼯工作在平陽全⾯面鋪開，各個教會都⾃自覺⽽而且熟
練地使⽤用起這些早已習得的⼿手段。只是再難有集中守護了，「現在個個堂
⾃自⼰己都要守咯。」去年忙碌了⼤大半年的曾⼭山駐堂後勤⼈人員梅阿姨說。

遍地開花的「戰場」，也使得各教會間的抗爭聯動進⼀一步升級，積極參與
抗拆的牧師朱誇義說，最多的時候，他⼿手機裏有80多個各種功能的抗拆⼗〸十
字架群組。

抗爭的悲喜劇在各個教堂不斷發⽣生。有守護的教堂每天清晨四五點即響徹
信徒們集體歌唱禱告之聲，「已經很多年沒有過⼤大家這麼團結仰望的情景
了。」朱誇義牧師說。⽽而在⼭山區的⼀一間⼩小教堂楊美，兩名⽼老年⼥女信徒在守



堂時被深夜爆發的⼭山洪沖⾛走，第⼆二天才找到屍體，政府每⼈人賠償了7萬元
⼈人民幣息事寧⼈人。

溫州數次遭遇「滅教」重⽣生 

沿着曾⼭山堂⾨門前的路往村⼦子深處⾛走幾百⽶米，就到了⼭山腳下那⽚片曾⼭山村的古
村落，當地⼈人都叫它「福⾳音村」，據說村民信仰基督教已有百年歷史。曾
⼭山堂的傳道⼈人說，如果算上「福⾳音村」，曾⼭山村可能有7成以上的⼈人是基
督徒。

⼀一座扁矮的⽼老教堂被層層村舍蔭蔽在古村落最靠⼭山的⼀一側，那是⽂文⾰革後村
裏重建的第⼀一座教堂，約建成於1990年，如今已經租予私⼈人，正堂成了倉
庫，副堂裏紡紗機轟轟地響着。它簡易的兩層⼩小樓與2002年落成、建築⾯面
積達3000平⽶米的曾⼭山堂形成鮮明對⽐比。
⽼老教堂貼⼭山⽽而⽴立的低調姿態，似乎映照上⼀一輩基督義⼯工們的⼼心態——他們
在⽂文⾰革期間躲進⼭山裏堅持聚會傳道，直到⼋八九⼗〸十年代宗教解禁後才逐漸回
到平原，重整教會，但始終對政府的宗教政策深為不信任，若有⾵風吹草動，
便預備隱回⼭山裏。

溫州是中國最早有基督教傳⼊入的地區之⼀一，通常認為可追溯⾄至1860年代英
國內地會傳教⼠士進⼊入溫州，⾄至今已有150年歷史，經歷數波宗教打壓。最
近的兩波發⽣生在50年代末和⽂文⾰革期間：1958年，溫州市平陽縣（注：現在
的平陽和蒼南兩縣）被劃為「消滅宗教」試點，教堂被沒收，教會被解散，
部分神職⼈人員被判刑；1959年，溫州被正式定為「無宗教區」；⽂文⾰革期
間，⼤大批基督教信徒被批⾾鬥、遊街甚⾄至坐牢。然⽽而溫州的基督教並沒有就
此被消滅，各種各樣的團契、聚會和教會以秘密的⽅方式⽣生⾧長起來。

⽼老⼀一輩溫州基督義⼯工的受難和堅持，為他們在本地贏得了極⾼高的威望和崇
敬，加上「三⾃自教會」在打壓期間的無所作為，決定了宗教解禁後溫州的
教會重建以⽼老義⼯工為主導，雖掛在「三⾃自」名下，實質上「三⾃自」難以插
⼿手。溫州教會的獨⽴立基礎就此奠定。
上世紀90年代以後，溫州⾼高度發展的民營經濟，使教會多了許多「企業家
信徒」。教會僅靠信徒的奉獻，經濟上就⾃自給⾃自⾜足有餘，不需要也不願意
向「三⾃自」伸⼿手要錢要資源，只是每年繳納象徵性的會費。



⼈人事上，溫州的許多中年神職⼈人員由⽼老義⼯工們像帶⾨門徒⼀一樣帶出來，⽽而青
壯年神職⼈人員⼤大多數出⾝身本地基督教家庭，從⼩小受教會辦的「主⽇日學校」
教育，不少⼈人還出過國學習神學，基本上不依靠官⽅方神學系統的培養。⼈人
事任命由牧區決定後上報「三⾃自」，「三⾃自」通常只充當「橡⽪皮圖章」。
⾧長達30餘年的經濟與⼈人事的雙獨⽴立，使溫州教會幾成⾃自治的「⾶飛地」，以
致教會內部有個調侃，說「三⾃自」只管「兩個半」——全溫州只有兩個半
教會會聽「三⾃自」的話。

如果說溫州教會的獨⽴立特徵使得抗爭發⽣生的⾨門檻較低，並不遙遠的宗教壓
迫記憶，則或可解釋溫州，尤其是平陽蒼南信徒的抵抗意願之堅決。

「越逼迫越復興。」這是抗爭信徒們在談論拆⼗〸十字架事件時使⽤用得最頻繁
的話語，這種信念⼀一⽅方⾯面與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以及耶穌受難復活的故事⾼高
度契合，另⼀一⽅方⾯面，他們⾃自豪地引述的例⼦子往往就是⽂文⾰革──⽂文⾰革期間，
溫州基督信徒成倍地增加。

抗拆⼗〸十字架運動中的不少最堅定的參與者，都對那段歷史有過切⾝身經歷。
75歲的⾧長⽼老鄭⼤大同曾兩度因信仰坐牢，在他看來，現在的打壓就是「⼩小菜
⼀一碟」；溫州市五溪堂⾧長⽼老範良安曾在⽂文⾰革期間遭死亡威脅，如今在他的
⼤大⼒力⽀支持下，五溪堂三次重⽴立⼗〸十字架；⽂文⾰革期間還是⼩小孩的⽅方守愛記得，
⼤大⼈人們在⾃自⼰己家裏聚會的時候，他和其他孩⼦子就要在屋外分三個⽅方向放哨
；60年代⽣生的牧師朱誇義在⼩小時候帶過⾼高帽，陪着基督徒⽗父母遊街，他也
在⽗父母聚會時放過哨，通⾵風報信的⽅方法就是學貓叫或狗叫。

溫州教會中的青壯年神職⼈人員，⼤大多數家庭信教的歷史在兩代以上，因此
即使不曾親歷，也聽過⽗父母回憶那段往事。記者接觸到的多個七零、⼋八零
年代出⽣生的神職⼈人員，每個都能描述那段宗教壓迫歷史中的故事。然⽽而與
前輩不同之處在於，青壯年傳道⼈人們⼀一⽅方⾯面雖繼承了受難的記憶，但並沒
有真正的對殘酷壓迫的恐懼，加上他們對媒體、網絡和法律更熟悉，往往
可以迅速投⼊入新式的抗爭⽅方式。

「如果不是這次拆⼗〸十字架，我都差點要忘記那段時間了。」⽅方守愛坦⾔言⾃自
⼰己難以想像政府到現在會再搞宗教壓迫，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後，他⾃自⼰己辦
起了⼩小⼯工廠，20多年來⼀一直覺得政府會越來越開放。「現在在我看來這是



件美事，如果教會⾧長期過得很舒服就不正常了，是神要重新建造我們溫州
教會，如果神不愛我們，就不會發⽣生這件事。」

「基督教中國化」的地⽅方升級版？ 

「這麼⼤大⼒力地拆⼗〸十字架就是要羞辱基督教，讓⼤大家看清了這就是宗教壓迫，
接下來還想要『五進五化』，就沒有那麼容易了。」平陽縣抗拆牧師李道
會（化名）說。

2012年，宗教學界最初提出「基督教中國化」的概念，初衷是為了探討基
督教何以融⼊入中國⽂文化以及當代中國社會。2013年9⽉月，中國國家事務宗
教局⾸首次在政治領域提出「推進基督教中國化」的期望。

2015年年中，浙江官⽅方開始推廣基督教的「五進五化」：五進包括「政策
法規進教堂、健康醫療進教堂、科普⽂文化進教堂、扶持幫困進教堂、和諧
創建進教堂」；五化則是「宗教本地化、管理規範化、神學本⼟土化、財務
公開化、教義適應化」。沒有直接的證據說明浙江提出的「五進五化」與
「基督教中國化」的論述⼤大背景是否相關，但反抗者已經把兩者連在⼀一起
：「我們希望中國基督教化，他們卻希望基督教中國化。」李道會說。在
不少溫州教會的神職⼈人員看來，這就是政府要全⾯面控制和管理教會的信號。

「五進五化」的具體實施⽅方案並不明朗。但在8⽉月24⽇日，張凱等⼗〸十餘名抗
拆⼈人⼠士被拘的前⼀一天，浙江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公佈了《⾏行政處罰裁量
基準》徵求意⾒見稿。根據該意⾒見稿，民宗委將對宗教院校、場所、活動、
資⾦金、對外交往的「違規」⾏行為都有「責令停⽌止、罰款和沒收財物」的權
⼒力，⽽而什麼是「違規」，幾乎沒有定義。

下嶺堂的陳宗義對溫州教會的前景感到悲觀：「他們如果問你要教堂還是
要『五進五化』？⼤大多數教會都是守不住的。」他說：「但這樣的教會就
不再是神的教會了。」

如果被迫要做這樣的選擇，陳宗義甚⾄至開玩笑地說：「如果他們真要拿教
堂威脅我們，我們就請上海同濟的爆破學院直接定時來爆破（教堂），然
後請弟兄姊妹和國內外的媒體⼀一同來做⾒見證。」



他說到這時笑了，儘管這是他們費盡⼼心⾎血守護了⼀一年多的教堂。
注：出於受訪者的安全考慮，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及教堂名稱為化
名。


